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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如今，互联网在农村越发普
及，给农民的各种农产品卖难提供
了另一条出路。跟传统销售模式不
同，网销只需要坐在家里动动手
指，产品就能卖到全国各地。但这
种低门槛带来的行业混乱，也需要
重视起来。

2003年，一场“非典”让平阴
的玫瑰产业跌入寒冬。大面积的鲜
花无人问津，烂在地里，平阴县玫
瑰镇郭套村加工户郭运敏更是赔了
几十万块钱。

在此之前，郭运敏的玫瑰都是
靠贩子上门收，单一的销售模式抗
风险能力太低。郭运敏意识到这个
问题，想借助互联网开创新局面。
无奈自己年龄大了，互联网这样的
新鲜事物，郭运敏学了许久也没弄

明白。恰逢表侄子齐元吉大学毕
业，正想自己创业。郭运敏找到齐
元吉，老少两代人，一拍即合。

2004年，齐元吉开始在网上销
售玫瑰。说是网销，其实就是用网
络平台打广告，支付等环节还是通
过线下。即使这样，效果依然不
错。

2005年，齐元吉把玫瑰打成花
粉卖给美容院。正是那个时候，齐
元吉开始接触化妆品。2009年，花
粉的利润也降了下来。齐元吉买来
一套加工设备，生产玫瑰精油、玫
瑰纯露。同年开始着手布置淘宝
店，真正杀入了网销行业。

然而，网销也不是他想的那么
简单。齐元吉对记者说：“淘宝门槛
很低，带来的是网上产品良莠不齐。

有些卖家买来玫瑰精油、玫瑰纯露，
在自己家里就直接灌。还可能加水
之类的，质量难以保证。”

“有些卖家还假冒平阴玫瑰，
在网上大家都说自己的是最好的，
怎么可能都一样。”齐元吉说，
“也有卖家确实是在平阴进玫瑰，
但购买的花打没打农药、是不是掺
着烂花，他们自己都分不出来，更
别提得到消费者反馈后进行改善
了。”

面对着同业者的不负责任，齐
元吉是有苦难言。“互联网拉动了
行业的发展，同时也暴露出不少问
题。精油、纯露是这两才年发展起
来的，从业者越来越多。但很多卖
家是花就收，有没有农药残留他们
不管；有些卖家，自己的卫生问题

都解决不了，生产出来的产品质量
怎么可能过关。”齐元吉说，“同
行不负责，弄得我们也很难做。有
时明明是好产品，消费者上过别家
的当，任你怎么说也不信。”

齐元吉告诉记者：“没有相关
部门去监管规范，从业者多是靠良
心把关。有的卖家说一瓶只挣两块
钱，一次大甩卖就降两块多，这怎
么可能？”

经过这几年的发展，叔侄二人
的队伍已经扩展到200人，并且成立
了公司，在淘宝玫瑰行业已经很有
名气。郭套村周围种植玫瑰的12个
村，都在公司的收购范围内。为
此，郭运敏还专门成立了平阴祥鹏
玫瑰种植合作社，统一技术、统一
管理，检测达标了的玫瑰才送进加

工车间。
“就自身来说，还是需要自

律。要想控制质量，必须得把脱节
的产业链接上。”齐元吉说，“同
时希望相关部门能对网络销售进行
监管，提高准入门槛，让整个行业
能长远健康发展下去。”

网销农产品，监管不能少
低门槛导致网上产品良莠不齐，影响了行业信誉

农村大众报记者 戎宁

1月19日13时许，在河北省冀州
市一处新建楼盘，一名13岁的女孩在
帮助父亲讨薪时，从16层跳下（有媒
体称坠下），经抢救无效身亡。

现场参加讨薪的四川农民工说，
跳楼的小女孩是他们包工头的女儿
梦梦（化名）。梦梦可能是看到父
亲讨薪困难，于是和奶奶一起爬上了
高楼，“以为只是吓唬一下开发商，没
想到真的跳了下来。”据报道，该工地
已经拖欠了他们60万元工资。

13岁花季少女，以这种原因和形

式，离开了我们，让人心碎。这让我
们想起了近几年媒体屡屡报道的

“跳楼秀”。这种报道遵循以下模式：
农民工讨不到工资，爬上大楼声称，不
给工钱就跳楼。这些报道每每给我们
这样的暗示：不会真跳的，装装样子吓
唬人而已。有的“有识之士”甚至指出，
对于这种把“生命当成儿戏”，把跳楼
当成媒体的噱头、当成讨薪“利器”的
做法，他们无法接受。

对于“有识之士”的这种说法，
笔者也是表示无法接受，没有人会

拿生命当儿戏。你们没被欠薪；你们
家里不用急等着用钱，为孩子付学
费，为家人付医药费。难道你们觉得
真跳下去了，才不是做秀吗？

13岁的梦梦就真跳下去了，她不
是在做秀。我们看看是什么一步步
将梦梦逼上死路。

梦梦的父亲从2012年开始，带着
人在冀州市的一处新建楼盘做木
工，却一直拿不到工钱。农民工靠汗
水挣来的工钱，本应该是去领，实际
上却是要去讨，而且讨了很久也没
拿到。就是梦梦跳楼的上午，梦梦的
父亲及其工友们还找到当地建设
局。现在，管拖欠农民工工资的“主
管部门”有好多，想必在漫长的讨薪
过程中，梦梦的父亲及其工友们应
该都去找过。这些当地众多的“主管
部门”，如果有一个真把找上门来的

农民工当回事儿，真把拖欠农民工
工资当回事儿，本来该在学校的梦
梦就不会爬到高楼上。

近些年，为防止农民工工资被
拖欠，中国出台了好多文件。甚至，
2011年“恶意欠薪”被写入刑法修正
案。就在梦梦跳楼的4天前，人社部、
发改委等10部门联合部署，确保春节
前农民工能拿到工资。如果这些法
律、制度、文件等，严格得到落实、执
行，本来该在学校的梦梦也不会爬
到高楼上。

让梦梦从高楼跳下去的原因还
有很多，包括农民和农民工的弱势
地位，包括媒体对农民工“跳楼秀”
的报道，以及一些“有识之士”的无
法接受。

笔者想告诉所有被欠薪的农民
工，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去跳楼。纵

身一跳，带给自己父母、妻子、儿女
的，是永远无法抹去的伤痛。

对梦梦跳楼这一新闻报道，济
南市一位网友如是说：“如果没有
良知与法律作支撑，楼有多高，地
狱就有多深。”在寒冷的深冬，梦
梦的血迹很快就被冻干、消失，没法
被冻干、消失的，是我们对这位13岁
少女离开人世的记忆，包括她花一
样的年华，更包括她离开的原因。

愿天堂里没有欠薪。

在多位两夹弦民间艺人的请求
下，定陶县半堤镇71岁的王效孔老
人8年前组建一支演出剧团。“大
家入团都是为了兴趣，也没想过要
挣多少钱，剧团能保本运营就行。
但没想到，剧团成立了8年，竟然
赔进去7万多块钱，现在已经快撑
不下去了。”近日，王效孔无奈地
对记者说。

两夹弦，是我国的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因其伴奏乐器四胡

（四弦胡琴）是每两根弦夹着一股
马尾拉奏而得名。“二三十年前，
半堤镇村村都有三四十名两夹弦艺
人，那时候剧团也多，现在就剩我
们一家了。”剧团成员周素芹说。

2007年剧团成立之初，成员们
凑钱买了乐器，又在一个垮掉的剧
团里租来了服装。“我们演出一般
是上庙会或者被村里结婚的请去，
演出费很少，唱歌跳舞的年轻人一
次能拿到三四千，而我们只能拿到

一千元左右。这些钱只够当天的伙
食费和主要演员的演出费，大部分
成员都领不到工钱，剧团也攒不下
钱。”王效孔说。

随着成员不断增多，剧团相继
购买了音响、舞台、新款服装等演
出用品，这些钱也都是大家凑出来
的。王效孔说：“剧团是硬撑到了
现在。”

2012年，剧团在一次演出的路
上遇到了车祸，赔了一万多元，王
效孔开始有点撑不住了。“过去剧
团每年平均能演出七八十场，从前
年开始剧团的演出基本就停了。”
王效孔说。

“在剧团里，我们几个年轻的
艺人也都快五十岁了，如果我们老
了，会唱这个戏的就不多了。”周
素芹说。

虽然剧团运行的不景气，但令
王效孔安慰的是，在他的调教下，
他的两个重孙女唱两夹弦已经有板
有眼了。“在外边找个传承人很
难，这俩孩子还真争气，我盼着这
个 老 剧 种 能 够 一 代 代 的 传 承 下
去。”王效孔说。

两夹弦剧团成立八年赔了7万
赔钱赚吆喝，定陶县这支由老人组成的剧团快撑不下去了

农村大众报记者 马磊 通讯员 臧宝安

替父讨薪，13岁女孩高楼坠亡谁之过
农村大众报评论员 孙成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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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王效孔欣慰的是，重孙女唱两夹弦已经有板有眼了。

大寒不寒，
春分不暖；

大寒见三白，
农人衣食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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